
阮家通讯2002 

 

千禧年的第一年，令人难忘令人振奋令人不安令人恐怖令人失望的2001年, 就要                  

过去了！我们全家在此衷心地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中国人不会忘记2001！年初的中美撞机事件使多少人觉醒，愤怒和忍无可忍；七月 

的申奥成功使多少人振奋，自豪和扬眉吐气(我有幸在北京经历了那个不眠之夜)； 

十月的男子足球世界杯出线使多少人疯狂，激动和老泪纵横(等了多少年又挣了多 

少代)；至于年底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那不过是水到渠成罢了。众所周之的原 

因，美国人更不会忘记2001，不振的经济，低迷的股市，令人恐怖绝望的纽约世贸

大厦倒蹋, 再加上人心惶惶的炭疽菌，毫无疑问这是二战后最令人不安的一年。想 

想世贸大厦里数千无故受难的生灵，其中不乏豪富以及平常如你我的百姓，让人深感 

生命的脆弱和珍贵。我们真应该少一点报怨，多一份珍惜。但愿世界从此多一分安宁。 

 

在这动荡不安的一年里，我们的日子过得平安甚至是平淡。怡林仍在道尔豪斯 

(Dalhousie)大学的计算机中心努力工作；十岁的梅莹 (Marion)上五年级，七岁的 

露霞(Lucia) 已上二年级了，课外她们继续(自愿地或不自愿地) 学钢琴，滑冰， 

游泳，中文，小提琴等。至于我自己，终于在道尔豪斯大学熬到了第一个学术假 

(Sabbatical),整个学年我将在位于美国南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Nashville)市的范 

德贝尔特(Vanderbilt)大学数学系访问，我已经在此住了四个多月。纳什维尔是美

国的音乐之都，是乡村音乐的发源地，生活在那里让你感觉到音乐无处不在以及其

无穷的魅力。范德贝尔特大学是一所名列前矛的私立大学，在此访问，受获不小。

另外，承蒙多位同行朋友的邀请，我得以去美国多所大学访问，讲学和会友，真是

感激不尽，受益无穷。 

 

今年八月我和俩位亲密的同行朋友(Gail Wolkowicz和吴建宏)在加拿大东部美丽 

的克普布勒屯(Cape Breton)岛组织了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能尽地主之宜接待世 

界各地包括国内来的同行，乃是幸事。有朋自远方而来，不亦乐乎！我们全家也借

此机会开车重游了克普布勒屯岛，那碧绿温暖的海水，洁白舒适的沙滩，连绵不断

的山峦，险象环生的道路，如图似画的风景，让人陶醉，让人留连。 

 

我今年出差和旅游去过加拿大的伦敦(London), 蒙代利尔(Montreal)，多伦多 

(Toronto)和维克多利亚(Victoria)，美国的亚特兰大(Atlanta)，查特努加 

(Chattanooga)，罗利(Raleigh)和圣安东尼奥(San Antonio)，英国的剑桥和伦 

敦, 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中国的北京，济南，曲阜，上海，成都，武汉，拉萨和日 

噶哲。感谢多位同行的邀请，中国之行在多方面富有成就和令人难忘。悠久的楚文

化曾产生过楚辞培养过庄子和屈子，生长于荆楚大地的我一直引以为骄傲和自豪。

在济南和曲阜，那孕育出孔孟之道，渊源流长，博大精深的齐鲁文化让我震惊；那

竖立在泉城广场十二位山东历史文化名人的塑像，让我肃然起敬，也让我认识到自



己的狭隘。如果上海那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用“奇迹”两个字来描述，那么成都的

感觉能用一个字来形容：HOT。在拉萨和日噶哲，金碧辉煌的布达拉宫，香火绵绵

的大昭寺，拥挤繁忙的八角街，奔腾不息的雅鲁藏布江，高耸入云的喜马拉雅山，

虔诚朴实的藏民，香甜可口的酥油茶，优美动听的藏族歌舞。。。无不令人驻足忘

返。 

 

承蒙复旦大学的阮炯教授精心安排，我们阮氏四雄(阮炯教授，来自清华大学的阮

炯教授之兄，来自美国的阮炯教授之侄(也是数学家)，我)一行参观了上海附近著

名的江南水乡坞镇，茅盾的故乡。小镇沿河而建，水镇一体，河埠廊坊，水苑弄 

幽，拱桥碧波，院大宅深，骑楼过街，古香古色，好一派“小桥，流水，人家”，

怡静，古朴，典雅的幽境。还有那扣人心弦的传奇故事，世代相传的风俗民情，别

具一格的土产特产，深深地吸引了我们。走进林家铺子，真庆幸我们生活在这样幸

福的年代。林家铺子的悲剧可能还会重演，所以当前仍然要强调“三个代表” 。 

 

年底应邀参加在剑桥大学牛顿数学研究所召开的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作了一小

时邀请报告，真有关公面前耍大刀的感觉 ---这可是老前辈牛先生当年发明微积分 

的地方！至于访问剑桥后的感受，已有浪漫诗人徐志摩的诗 <<康桥再会吧>>和 

<<再别康桥>>以及散文<<我所知道的康桥>>闻名于世，我在此岂敢造次！不过令我

感触最深的是牛顿数学研究所卫生间内的一块黑板。试想在那(不)方便的时刻，能 

突生灵感，且能勇敢地提着裤子写下来的，又能是谁？！或者，两三个人在那块黑

板上讨论的绝对不是飞流直下三英尺之类的问题。这真是急数学家之所急，想数学

家之所想。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好了，阮郎到此才尽，就此打住。祝诸位新年平安快乐。 

 

 

阮士贵 

2001年12月28日 

 

 

[附记] ：<<阮家通讯 2000>>和<<阮家通讯2001>>寄出后，收到朋友们的热情支持 

和赞扬，在此表示衷心感谢。承蒙王廷秀博士赏识，这两期刊登在由全美工程师和

科技人员协会主办的刊物<<创业者>>2001年第一期上。见 

www.mscs.dal.ca/~ruan/2000.pdf  和 www.mscs.dal.ca/~ruan/2001.pdf 

受大家鼓励，在此续写阮家通讯，望能抛砖引玉。 


